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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当代作家系列访谈（三）

裕固族虽然人口较少，却出现了不少作家。上一期我们推
出了贺继新、杜曼、铁穆尔、达隆东智的访谈，这一期则邀请钟
进翔、妥清德、玛尔简、杨玉剑、杜曼·扎斯达尔谈谈他们的创
作状况。在这些青年作家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观念，
他们试图走出自己的民族，然后再反观民族的传统。

问：请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创作情况。
钟进翔：我1985年去当兵，在部队里开始喜欢文学。回地

方工作后，主要写小说，偶尔也写诗。《萨尔走过的草原》是我
最早发表的小说。2007 年，在《民族文学》发表了小说《白骆
驼》。2009年，《红女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祖国颂”征
文比赛中获奖。很奇怪，我的小说，标题大都带有“色彩”，比如

《白房子黑帐篷》《紫沙漠》，还有准备写的《青谷堆》。这可能是
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色彩。现在我感觉小说写着没多大意思，
想往影视剧方面发展。所以，哪怕是写小说，我也会借鉴一些
影视剧的手法。比如《红女人》《白房子黑帐篷》，我写的时候，
始终设想着一个镜头的存在，使用影视中的镜头语言。

妥清德：我1986年开始写作，主要是写诗，带有“朦胧诗”
的色彩。我记得当时写了一首诗叫《黑色的森林》，用了“晓雁”
这个笔名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后来一直坚持写诗、记日
记，每天晚上要写到两点才睡觉。1993年前后，发表的作品比
较多。我是裕固族的，但是生活在农耕区，没有真正生活在大
草原。所以，我总喜欢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对草原的向往。我那
时候坚持每天都写诗，有的时候灵感来了，就会写出很有感觉
的诗来，而且写得也很快，自己会很满意。可惜现在已经没有
这样的状态了。我因为写诗出了小名，有了调到机关工作的机
会，可是却因此丧失了写诗的环境，因为得写公文，人事也较
复杂。

玛尔简：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创作的，第一次发
表文章是在宁夏的内部刊物 《核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散
文是1992年发表在《甘肃日报》的《海子湖印象》。我所写
的大多是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还有父母亲如何养育我们、
我的学校生活等等。后来，视野就开阔得多，发表的也更多
了，出版了小说集《海子湖边沙枣情》、散文集《我的家园》、诗
歌集《激扬的牧歌》。

杨玉剑：我的创作是从1992年当兵开始的，当时没事干，
写些诗歌、散文，后来就有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我发表
的第一篇作品是一首诗作，反映了当时部队的生活状况，表达
一个装甲兵的梦想。但后来的创作跟这没多大关系了。我离开
了城市，回到大草原，终于摆脱了那种压抑，心胸一下开阔了，
思维也特别活跃。所以，我写的都是草原上的事物、自己民族
的生活。我目前正在写我们那个部落的历史，属于纪实性的文
章，目前已经写了16万字了，还没写完。另外，今年我还打算出
版一本诗集。

杜曼·扎斯达尔：我是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创作的，刚开
始写诗，然后是散文、小说。我主要写关于生态方面的文章，我

想探讨民族地区生态变差的原因何在。我曾在《西部散文家》
《格桑花》《飞天》等杂志发表作品。但从2000年开始，我从创作
转向搞研究，文学创作这一块就搁置了一段时间。但我想，我
很快会回来的，想多写一些散文。

问：开始创作时，受到哪些文学作品的影响？
妥清德：普希金、波德莱尔、海子的诗歌我都很喜欢。特别

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当时市面上买不到，我就到图书馆去
抄，中午连觉都不睡，最后抄了整整三大本。最近，我关注裕固
族的民间文学，特别是歌谣。我一直想把裕固族民间文学的一
些元素加到我的诗歌中来。

杨玉剑：这个很难具体说清楚，非常多。就裕固族作家来
说，贺继新、铁穆尔的作品都很优秀，我常常被他们的激情所
感染。贺老师每次喝酒的时候都会朗诵诗，特别有激情。就是
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这些年轻的作家才更加认定自己选择
的道路。

杜曼·扎斯达尔：我觉得张承志、阿来的作品写得特别好，
表现出自己民族最根本的东西，体现了真诚而深厚的民族情
结，我应该不断向他们学习。另外，鲁迅和贾平凹的作品我也
读了很多，收获也很大。

问：“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没有影响？
钟进翔：我比较喜欢搜集本民族地区所发生的故事，然后

把一些简单的事件扩充到
小说中。《紫沙漠》写的是
真 实 存 在 的“ 东 河 子 事
件”，表现民族之间的矛盾

与冲突。还有《白骆驼》《白房子黑帐篷》《红女人》，都是有实际
发生的事情作为底子，然后加入自己虚构的成分。我正在构思
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裕固族的变迁史，难度很大，但我会坚
持写出来的。但是，现在民族地区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我们
不能够只执著于过去的生活与风俗，也要关注当下生活的实
际情况。

妥清德：我对本民族的感情很深，所以就想写本民族的东
西。我当时是怀着发扬民族文化的目的在写。因为裕固族作家
太少了，所以要珍惜自己手中的笔，多多宣传我们民族的文
化。我希望读我诗的人，对裕固族的草原文化有一些了解，对
裕固族的生存环境有一些体会。

玛尔简：裕固族只有一万多人，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个民
族一直延续下来，这就是一个奇迹。而且，我们的语言保存得
很完好，是一种重要的活化石，我觉得很自豪。我小的时候经
常听我的姥姥讲一些故事，加上后来自己读了一些东西，了解
了一些裕固族的民间文化。例如，裕固族古老的民歌《莎莉马
克》就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杨玉剑：少数民族作家就应该写本民族的东西！本民族的
文化根基就在你心里沉淀下来了，你的骨髓里面就有的东西
为什么不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中都有精华的东西，
都可以拿来运用。其他民族对裕固族可能不是太了解，至少不
会像对藏族、蒙古族那样熟悉，所以我们这些作家就应该尽量
把本民族好的东西传播出去。这两年来，裕固族作家在创作中
有着一个总体特点，就是大家都围绕着本民族的东西写，想着
怎么把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

杜曼·扎斯达尔：在我的作品中，充满着万物有灵的思想。
每次太阳从雪山的云彩里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神圣，甚至

想流泪。这是我作为一个裕固族作家的“根性”，但是我想，我
应该从自己民族走出来，以整个人类的角度去看待万物，来学
习和审视自己民族的传统。

问：如何评价裕固族当下的文学状况？
钟进翔：在裕固族作家中，好像写小说的并不是太多。较

早写小说的裕固族作家是杜曼，他后来也不大写了。现在年轻
的写小说的很少，但是写诗歌的特别多。我觉得这是因为诗歌
篇幅比较短小，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经历了事情有了
感悟就可以写出来了。诗歌的繁荣确实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
但是也要看到，一部分人并非是真正的写作者，他们只是凑热
闹而已。

妥清德：我觉得裕固族当代文学现在势头很好。在创作方
面，铁穆尔、达隆东智、钟进翔、玛尔简都很活跃；在评论方面，
在钟进文等学者的倡导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玛尔简：2009 年，在第五届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奖”
的评选中，我们裕固族有 10 个人得奖，其中铁穆尔获一等
奖，苏柯静想和我获二等奖，贺继新、杜曼、达隆东智获三
等奖，还有好几个获优秀奖，这反映了裕固族文学发展的一
个侧面。裕固族的中坚作家有贺继新、铁穆尔、杜曼，比较
年轻的有达隆东智、钟进翔等，总体来说，整个状态还是不
错的。

杨玉剑：贺继新、铁穆尔是上世纪 80 年代涌现出来的作
家，正是他们把一大批人给带动起来了。现在，我们有了自己
的文学杂志，大家通过这个平台互相交流，感觉越来越像一个
整体。而且，近两年肃南县对文学创作、对作家队伍的培养开
始重视起来了。

问：对裕固族文学的发展有何展望？
玛尔简：我现在在肃南县主持文联的工作，县里每两年

拨款10万来奖励那些在文学上表现突出的个人和作品，我们
经过多次商议，制定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艺创作成果交
流办法》，把文学奖励制度化。我们还举办了中国裕固族文
学创作与研究论坛，邀请全国的学者来参加。另外，我们出
版了杂志《牧笛》，在 2009 年以前是每年两期，2009 年以后
改为每年四期。最近这两期，一期出的是“女作家专号”，
另一期是“青年作家专号”，对作家进行重点介绍、重点宣
传。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为裕固族文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很
好的基础。

杨玉剑：年轻作家出来非常不容易，需要更多的扶持和引
导。我在编刊物的时候，就尽量挖掘优秀的年轻作者，给他们
提供相应的版面。稿子来了，我会尽量给他们提供修改的意
见，希望尽快帮助他们成长。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创作
队伍中来，壮大裕固族作家队伍，把裕固族的一些深层次的东
西慢慢地挖掘出来。

杜曼·扎斯达尔：裕固族作家有着很高的创作热情，每个
人都在很努力地去写。我们这些年轻的作家应该向贺继新、铁
穆尔等裕固族优秀作家学习，向更广阔的文学领域进发。

(采访者：杨春、阿荣、胡艳红、姜可欣、孔林林)

诗歌是深层次文化交流的理想载体
——访彝族诗人吉狄马加 □本报记者 黄尚恩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率领
青海民族文化代表团近日到西班牙和阿根廷进行文化交流活
动。在西班牙期间，青海民族文化代表团在格拉纳达大学孔子
学院举办了“大美青海——民族文化艺术展”，随后与科尔多
瓦市共同签署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西班牙科尔多瓦国际诗
歌节合作交流协议书》。在阿根廷，举行了吉狄马加西语诗集

《时间》 首发式。吉狄马加回国后接受了电话采访，他表示，
诗歌是深层次文化交流的理想载体，两个诗歌节之间的合作将
促进中西诗歌的互相借鉴和学习，推动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灵

“诗歌节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创办于2007年，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已
成功举办了三届，累计已有近60个国家的诗人参加，第四届诗歌
节将于今年的8月7日至12日举办。科尔多瓦国际诗歌节是欧
洲最重要的诗歌节之一，也是西语国家诗人相互交流的重要平
台，到今年已经是第十届。由于近几年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国
际影响力日益提高，加之近年来中国和西语国家间经济文化交
流不断加深，科尔多瓦市政府倡议两个诗歌节之间应加强联系，
于是双方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书》。之后，双方将互派更多的
诗人参与对方的诗歌节，同时还致力于鼓励和推动两国诗歌作
品的翻译出版以及汉语在西班牙、西班牙语在中国的教学推广。

在吉狄马加看来，西班牙语文学对中国作家、诗人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小说和诗歌这两方面。比如，西班牙诗
人加西亚·洛尔迦、拉菲尔·阿尔贝蒂等“二七一代”的诗人，
还有西班牙本土以外的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像马尔克斯、
博尔赫斯、尼古拉斯·纪廉、奥克塔维奥·帕斯等，都受到很多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的喜爱。但是，由于翻译人才的
缺乏，双方在文学交流上并不充分，对对方的文学现状并不是
太了解。因此，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要在这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动
作用。

吉狄马加介绍说，同科尔多瓦国际诗歌节开展合作之后，
诗歌节组委会就可以更方便地与当地的诗人取得联系，邀请更
多的西班牙语诗人参加诗歌节，同样，也会有更多的中国诗人
参与西班牙的文学活动。这样，两个诗歌节就可以形成一种良
性的互动，促进两国诗歌界的互相了解，从而推动两国出版业
的进一步合作。另外，在今年 8 月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举办期
间，将会举办“从聂鲁达到博尔赫斯——一条隐秘的文学之
路”展览，会把聂鲁达和博尔赫斯的一些遗物、珍贵的照片和
资料拿到青海展出。随后，还会将这些展品送到北京，与北京
塞万提斯学院合作，继续展出，以扩大诗歌节的影响。

目前，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世界十大国际诗歌节中已经排
在了前列。为了让“国际”两字变得更名副其实，青海湖国际
诗歌节确定了这样一条邀请诗人的原则：“不附加任何条件，
让不同意识形态背景、文化背景的诗人探讨在物质主义时代如
何对抗精神的困境。”诗歌节根据不同的主题邀请不同的诗人
与会，尽量让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优秀诗人都有机会进行面对面
的交流。让吉狄马加高兴的是，每一届与会的诗人中，国外的
诗人都会占到四五成，而且邀请来的“真正重要”的国际诗人
越来越多。大家就论坛所设定的主题进行发言，促进了不同民

族诗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从2009年开始，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还设置了“金藏羚羊国

际诗歌奖”，扩大了诗歌节的国际影响力。第一届的奖项颁给
了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第二届颁给了立陶宛诗人托马斯·
温茨洛瓦。今年是第三届评选，获奖者为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
和美国诗人西蒙·欧迪斯。吉狄马加说，“往届获奖者只有一
个，而这一届却有两个，这是因为今年的候选人在评选中票数
比较接近，经过评委的讨论，决定由两人一起分享。颁奖典礼
将于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期间举行。”另外，由于诗歌节
是隔年举办，青海去年还举行了国际土著民族诗人帐篷圆桌会
议作为补充，邀请近40位国内外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就各民族
诗人在当代世界语境下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使命、各民族文化之
于当今和未来人类生存的意义等话题展开了热烈探讨。吉狄马
加表示，这一切措施都是为了提升诗歌节的国际化视野，促进
中外诗歌之间的交流。

“应重视诗歌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在组织和参加一些国际诗歌节的过程中，吉狄马加越来越
感受到诗歌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他说，现在每个国家都很重
视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随着经济的高
速发展，我们越来越渴望自己的文化能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
认可和吸收。但是，我们在对外推介中国文化的时候，搞了一
些比较大型、很热闹的演出，但不一定完全被人家接受。如果
把一些场面很大、很热闹的活动的表面浮华去掉的话，留给别
人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不同国家和民族进行交流的时候，通
过诗歌进行沟通可能会更容易相互理解。因为诗歌直接来自于
人的心灵，而这些诗人都是他们民族的符号和民族的代言人，
诗人所表达的往往都是他们民族心灵世界里最真实、最感人的
东西。”

吉狄马加认为，诗歌是深层次文化交流的理想载体，因为
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文
化背景、哪一种宗教信仰，都有很多人热爱诗歌。现在全世界
有很多民族很重视诗歌的对外交流，他们把本民族中优秀诗人
的重要作品推荐到世界各国去，让更多的读者阅读。其实诗歌
就是一个民族心灵的密码，读者阅读一个诗人的作品，就会在
最短的时间里接纳一个民族的心理，从而对这个民族产生认同
感。就目前来说，“通过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可以更好地塑造
中国的国际形象，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民的美好心灵以及对世界
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

但这必然会涉及到语言和翻译的问题。每一个民族的诗人
大都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把诗歌翻译成另一种民族的语言，实
际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吉狄马加谈到，尽管有这样或那样
的困难，世界上还是有众多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不同国家的文
字，被别的国家和民族阅读。中国这些年来的诗歌翻译也相当
活跃，一代一代的翻译家为读者呈现了许多国外重要诗人的诗
作，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些民族的“心灵秘史”。现在，随着我
们国家影响力的增强，外国作家了解中国当代诗歌的渴望要比
以前更强烈，需要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诗歌翻译。另外，诗人之
间的相互交往也变得更加有必要，这不仅仅是出于增进民族间

的相互理解，更在于文化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对于当代诗
人来说，继承民族的传统是重要的一方面，向外学习也是必不
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诗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吉狄马加看来，诗歌创作和阅读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审美
活动，非常古老又非常年轻，诗歌会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被不断
创造、欣赏下去。只要有人类的精神生活存在，诗歌这种艺术
形式就会愈久弥新。而出于一种相互深入了解的渴望，通过诗
歌进行的交流也不会停止。

“我的诗要力争表达一种人类意识”

西语诗集《时间》在阿根廷的首发，让吉狄马加的外文诗
集又增加了一种。他目前已经拥有德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
版、韩文版等约15种外文诗集，这在当代诗人中应该算是比较
多的了。这是吉狄马加第二次出版西语诗集，之前他曾在委内
瑞拉出版过一个版本。据介绍，这本诗集精选了作者不同时期
的作品164首，由委内瑞拉诗人何塞·曼努埃尔·布里塞尼奥·格
雷罗翻译，由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审校。诗集选取的主要是表
现诗人生活背景，包括彝族的生存状态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的作品，也有一些涉及到国际题材的作品，比如对和平的赞
颂等。

为诗集撰写序言的阿根廷诗人罗伯特·阿利法诺表示，吉
狄马加的诗虽然是在不同语境下创作的作品，但对阿根廷读者
而言，每首诗的内容和精神他们都能理解和读懂，能用心感觉
得到，因为他的作品是献给人类、自然和生命的。这与诗集译
者在评论文章 《远在天涯，近在咫尺》 中所说的几乎一致：

“吉狄马加内心深处拥有与我们拉丁美洲诗人同样的情结。”这
和吉狄马加自身的创作理念密切相关，他自己曾说，“大诗人
的作品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必须具有一种更广阔的人
类意识，哪怕他写的是一个小小的部落，他也要透过这一部分
人，表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至高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的诗要力争表达一种人类意识。”

而波兰诗人玛莱克·瓦夫凯维支这样评价其诗作：“吉狄马
加在自己的诗歌里证实了他是世界公民，这不只是他到过许多
国家、认识了当地人民……他没有在那些地方刻意寻找差异，
而是寻觅到能够使人们更加亲近的因素，因为他是一位人道主
义者。”吉狄马加认可这样一种评价，他在自己的诗作中关切
人和土地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生存状况。他
说，诗人作为一个时代的良心，它除了见证这个时代，还必须
捍卫真理。

也正是这些“带有共性”的诗学追求让吉狄马加的诗歌能
够在国际上被较为广泛地接受。但是，他更认为，一个诗人必
须要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永远不能被别的声音所替
代的。所以，他虽然借鉴普希金、桑戈尔、洛尔迦、帕斯等人
的诗作，但是更注重从自己民族的传统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声
音和语调。

谈及最近的创作情况，吉狄马加表示，虽然有很多的工作
要完成，但是作为一个诗人，必须要不断有新的作品出来。他
现在正在构思一部长诗，间或也会写一两首短诗，试图在作品
中思考民族的精神走向，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本报讯 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发
布《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
皮书。白皮书用一系列数据显示，
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得到
了切实保障。

白皮书说，国家编制实施了《少
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55个少
数民族有 515 个代表性项目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少
数民族 524 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个少数
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先后建立。
18 个少数民族项目入选联合国“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白皮书说，少数民族语言受到

特殊保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
方广播电台每天用21种少数民族语
言进行播音。全国共有1万多所学校
使用 21 个民族的 29 种文字开展双
语教学，在校生达 600 多万人。2011
年编译出版的民族语言教材达3665
种，总印数达 4703 万多册。到 2012
年 5 月，民族自治地方有广播电台
73 座，节目 441 套，民族语节目 105
个；电视台 90 座，节目 489 套，民族
语节目100个。截至2011年底，出版
了 23 个文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图书。
另外，有 84种民族文字报纸，223种
民族文字期刊。

白皮书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
有各类文化机构50834个，其中包括
图书馆 653 个，文化馆 784 个，文化
站 8153 个 ，博 物 馆 385 个 。另 外 ，
2009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5.1
亿元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
发展项目，在全国 28 个省区市 600
个村寨开展试点。

（新 华）

本报讯 日前，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与国家
民委文化宣传司在首都国际机场共同举办了“中国
少数民族服饰及民族肖像画展”，向国内外旅客生
动展示了中国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魅力。

该活动作为“文化国门”项目之一，是我国加强
对外文化宣传工作，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新探
索。该展览共包括 55 幅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精美肖
像画作和 55 套华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服饰。由国内
知名画家创作的少数民族肖像画通过丰富的色彩、
明快的线条、生动的人物表情，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各
少数民族人民鲜明的民族性格。55 套风格迥异的
民族服饰做工精细考究，堪称艺术精品，直观展示了
各少数民族不同的服饰特点、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
特色。

此次展览得到了国家民族博物馆的大力支持。
展览将在首都国际机场展出一个月。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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